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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有人开玩笑说我是个打网球
的疯子，让我颇为感触，一些场景会突然
地从记忆里剥离出来。

不知不觉，打网球将近五六年。记
得当年报社同仁在球场排队练球的时
候，我在楼上看热闹，觉得太可笑了，排
老长的队，就为了挥一下拍击一下球，多
无聊啊！哪能比我的乒乓球来得好玩
呢！于是，每次从球场经过，我都忍不住
要看几眼然后大笑几声。

很快，长队没有了，经常看到的只有
我们亲爱的王姐姐和屈美眉，在场上有
一下没一下地来回。当我照例经过偷窥
的时候，被王姐姐逮住了。神差鬼使，在
王姐的不断游说之下，我竟然同意买把
拍子加入。拎着200元买来的拍子，我也
要开始打网球了。

没人教，也没想认真学，拍随随便便
就挥了起来。不会握拍，不知东方西方
半西方，不知侧身转腰和随挥，完全瞎
整。现在许多改不掉的毛病，大概就是
这样落下的。在场上拣球时间多于击
球，实在没多少乐趣。就在没了兴致即
将退出之际，海南新闻界居然组织举办
了网球比赛。我已经忘了是怎么得到女
双第三名的，估计是当时只有三对选手
参加。那时候美女刘英子也来了，穿着
我从来没见过的网球裙，在球场上顾盼
生姿。哎，老实说，当时是既羡慕又嫉
妒。当我看到她的球技和我一样差，打
得也是东倒西歪时，不禁幸灾乐祸：这么
高调地跑过来，还不是一样烂水平嘛！

哎，写到这里，不禁感叹一下，人生
真是奇妙，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无论是怎
样的开始，结局总是注定的。我和网球
与英子，就是这样无法摆脱的缘分。第
一眼的不屑，并不影响第二第三眼第N
眼的灼热。

闲话少说。这次比赛结束，并没有
令我激发多少打网球的热情，依然三天
打渔两天晒网，一个月上场一两次。过
了一阵，王姐姐跑过来兴奋地说，好机
会，我们可以去武汉打全国新闻杯啦！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往后缩：你打你的，可
别扯上我！我再傻，还是有自知之明
的。在这里丢人也就算了，哪有胆量到
全国赛事去让人笑话啊！我坚决不同意
参赛。王姐姐继而利诱：参加比赛发一
双球鞋哦！还有一套漂亮的球衣！这招
也没用，给堆金子我也不要去现丑。

当时，王姐姐失望而返。第二天，梁
昆同学追过来了：去吧去吧！去了再找个
理由不打不就成了！到武汉我们各自找
同学玩去，根本不用参加比赛。我有点动
心：真可以不打？梁回答：当然！你不打
人家会绑着你上场吗？

就这样我们去了武汉。这是一个转

折点。如果没有这次参赛，我肯定早就
退出网球队伍，也不会被人说成疯子了。

在武汉，我和梁昆的“阴谋”没有得
逞。我们的领队老严非常严格，勒令我
们必须上场。我竟然参加了单打。我
的第一个对手是浙江的。当她发球的
时候，我居然站在中场接球。老严在场
外使劲喊 ，站远点站远点，但我根本不
知错在哪里，也就懒得理他了。站在半
场的好处就是可以像打乒乓球一样打
网球。我的乒乓球功底在比赛中发挥
了极大的作用，基本没让网球下地就将
它打过去了。我可怜的对手可能是头
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有点儿不知所措，
不知如何应对。现在想起来她肯定没打
过乒乓球，要不然她应该会知道是怎么
回事。她稀里糊涂地输给我了，八比
五？八比三？我忘了比分。只记得我还
在准备发球，老严说，别打了，下来吧，你
赢了。

我的兴奋无以言表。真是梦幻比赛
呀！不过我在云端还没漂浮多少，就被
残酷的现实扯回了地面：接下来的比赛
我迅速以一比八输掉。得到的一局还是
那个武汉美眉故意放的水。到此我的所
有比赛应该结束了，我灰溜溜下场准备
当啦啦队。没想到，武汉美眉被查出是
专业队员，我居然小组出线了！王姐姐
高兴坏了，喊我赶快回宾馆拿拍子。我
在大风中上了场，看到了我威武的对手
——说她威武真没错，这位新华社的姐
姐是假小子，小短发，不苟言笑。比赛开
始，她一言不发，左一个右一个，发的球
我认为比风还快，反正我就是碰不到。
根本没有回合。一阵风还没刮完呢，比
赛就结束了。零比六。这也是个梦幻比
赛，只不过是“恶梦”罢了。

两次梦幻比赛，导致的结果是我真
的爱上了网球。虽然还是不肯找教练学
习，虽然还是打得乱七八糟，但我已经从
中发现了乐趣：网球，永远充满未知，充
满变数。每拍球，每场球，不到最后，你
不会知道结果是什么。

这当然不是网球唯一的乐趣和魅
力。但对我而言，是最初的吸引。从好
奇到着迷，当中的因素很多很多。我从
网球中得到了许多人生的快乐。比如，
我得到了聪明可爱且美丽的闺蜜，还有
一大群开朗热情的球友和朋友。

在我郁闷的时候，我知道还有网球
可以帮我解脱。其实，今天，就是如
此。当我敲着这些关于网球的字句的
时候，把烦恼丢到了一边，忘记了难过。

如果说网球把我变成了疯子，我还
真乐在其中，不愿悔改。

我相信缘分。遇见网球，是上天注
定的。

新进农场新进大道是连通新进场部
与榆海中线乌那支线的一条大道。2003
年由农场自主投资兴建，全程约2公里。
宽阔的大道两边各有一米多宽的人行
道。清晨或者黄昏，悠闲地走在这条大道
上，呼吸清新的空气，欣赏沿途的美景，静
听鸟儿歌唱，远眺黎母山的雄姿，是一件
再惬意不过的事情。因此，吸引了附近不
少的居民来此散步。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有几条与新进
大道相连的乡村公路却仍然是泥土
路，每逢雨天，总会有车辆从乡村土路
将泥巴带到这条干净的水泥路上，影
响了道路的整洁。看着那些黄色的车
轮泥印，想象着泥路的另一头连接的
村庄面貌，我的脑海里仅有的一些残
缺模糊画面，还是随农场老职工描述
的情景拼凑而来。

与新进场部最近的村庄，有排田沟
村和建设村。每日的下午或晚上，总有
一些村里的年轻人出现在场部大街
上。有骑车兜风的，“嗖”地从行人身边
穿过，不禁让人心惊胆战；一些爱喝酒
的人，酒后大声喧哗或者砸酒瓶闹事，
扰得人们晚上不得安宁，往往要派出
所出面才得以平息；还有一些年轻人
喜欢在场部的公园里夜宿，当公园的
管理人员劝他们早点离开时，他们会
央求管理人员网开一面，让他们在公
园里的凉亭里睡觉。他们说村里的蚊
蝇实在太多，不如在农场的公园里睡
得安稳踏实。公园管理员往往大发善
心予以默许。管理员是农场的老职
工，他说起这事总是有些感叹。后来，
农场将公园的围篱拆了，成了开放式
的休闲场所，夜间村里的那些年轻人
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那里活动，只要他
们不闹事，再也没人来干涉了。

泥路的另一头连接的村庄是什么
样？我很是疑惑。

排田沟村不大，十数间低矮的瓦房
参差不齐地散落在有些年头、长势高大
的荔枝树和榕树之间，牛棚、猪圈和鸡舍
穿插其中，散放的鸡、鸭、猪、牛等家畜自
由自在地在村中撒欢、觅食，各种粪便和
成堆的生活垃圾散布村中。难怪这些后
生不愿呆在自己家里而情愿在农场公园
里露宿。

一晃十年过去了。不知从哪天开始，
农场的居民改变了散步的路线，竟然由走
大道改成了走小道。随着近几年农场保
障房、小城镇建设和乡村公路的“村村通”
工程如火如荼地进行，新进大道上装载水
泥、沙石、钢筋等材料的货车来往频繁。
喜欢“长途”散步的人们选择了林间道路，
我也不例外地跟着三五好友踏上了这条
通往农村的林间小道。

令人惊喜的是，通往排田沟的泥土
路早已变成了水泥路。3 米多宽的水
泥道在橡胶林中蜿蜒延伸，浓荫掩映
下的水泥路干净整洁，让从前行走生
风的脚步不觉地放缓下来。从农场场
部到排田沟沿着水泥路快步行走只用
十多分钟，映入眼帘的排田沟更是令
人眼前一亮。干净的水泥道将整个村
庄环绕起来，还有一条水泥路横贯村
中，路的两旁分布着农家小院，小院里
耸立着崭新的水泥平顶房，最显眼的要
数那几幢新建的二三层楼房。过去那
低矮破旧的泥瓦房有的已经拆除，有的
修缮一新。村里的鸡、鸭、猪、牛早已经
圈养起来，村道边设有一个较大的垃圾
池，专门用来堆放生活垃圾。据村民介
绍，这里的垃圾也是每日清运，保持清
洁卫生。

奇怪的是，正值黄昏时，在村里却很
少看到年轻人。听村中老人说，村里的年
轻人有的外出打工挣钱，有的还在自家林
地里忙碌。这些年，村民充分利用土地资
源发展种植业，种植橡胶、槟榔和木薯等
作物，经济收入一年比一年多，村民的生
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听村里人说，农场
附近的其他村庄也和排田沟村一样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排田沟村一处平展开阔的场地上，
正在兴建乡村舞台。看着那正在垒起的
一块块基石，我不禁浮想联翩。

母亲的头发油
■ 曾 洁

在这个季节里，阳台的紫兰花带着纯洁
与美丽，盛开了。璀璨的红色却挡不住我的
目光，投向不远处花丛中的另一株蓖麻。小
时候，就是这样的蓖麻陪伴我和母亲走过无
数个春秋。

幼时，记忆中的母亲总是一身整洁，一头乌
黑油亮的头发，让我觉得母亲就像降临到人间
呵护我的天使。乖巧的我，总是静静地围着她，
觉得母亲是那么年轻貌美。

儿时，连块香皂都买不到，头发油更是一种
奢侈品。所以每每休闲时，母亲便用蓖麻果仁
自制头发油。我家院子里生长着许多蓖麻植
物，在温润的季节里开花结果。

制油之前，母亲先摘下成熟的果子晒干。
太阳底下，果仁一个个从果壳里蹦出来。等收
集大约有两斤多时，母亲就用这些果仁开始制
作蓖麻油了。

那时，我是母亲的好帮手。我负责烧柴火
起锅把蓖麻果仁炒熟、捣碎、加水煎煮；母亲过
滤、小心翼翼提取。呵，忙了半天，制作完成了，
最后用瓶子装起来，颜色像花生油，这是母亲喜
欢的蓖麻油——头发油。

早晨，母亲梳头总要抹上一点蓖麻油，这样
头发既柔顺又乌黑亮丽。

后来，我到外面读书，一回到家，母亲就小
心翼翼地搓洗我那件粉红色的裙子。她总是轻
轻地揉搓，一脸温柔，嘴角挂着一抹微笑。头发
是那样的乌黑发亮。

再后来，我毕业工作了，商城里化妆品琳琅
满目，我就常常给母亲买头发油。

一天清晨，母亲坐在院子里梳头。我早早
起来想给母亲一个惊喜：送她一瓶高级的头发
油。我轻轻地走到她身后，风携着晨光映在她
头发上，乌丝飘扬间蓦然闪现出一抹银色光芒，
深深地刺痛了我的眼睛，我不禁“呀”一声惊叫
出来。母亲察觉到是我，便说：“你这孩子，大清
早起来，怎么不睡了？”我没有回答，只是走上
前，轻轻地撵起这根白发。

我知道，母亲这一缕白发，是因我们儿女而
生。我说：“阿妈，您有白头发了。”母亲没有惊
讶，只是静默一下，接着笑了：“是啊，你都长大
了。”

我听着，瞬间眼眶红了。

“美女”与“野兽”
■ 陈东东

我在“俳式随笔”《一排浪》里说：“好的书名
是书的一半。”可以用来印证这句话的书籍很
多，这回，我找了法国人让·科克托的《〈美女与
野兽〉电影日记》。就像这个书名要用双重书名
号凸显出来那样，它也至少构成了双重对比和
反差。

显而易见的是第一重书名号里“美女”与
“野兽”的对比和反差。勒布雷斯·波蒙夫人
那个童话的引人入胜，正由于这种对比和反
差——玫瑰和魔镜，纯真的女孩和丑陋的怪
物，被深锁在兽形里的迷人王子和善良的
心，偶然性那命运的必然……由这些经纬编
织起来的仿佛像一个梦，而电影，尤其对让·
科克托这类诗人出身的超现实主义者而言，
刚好是做梦的最佳方式。每一部电影便是
一个梦，《美女与野兽》，几乎是专为电影准
备的故事。

于是，第二重对比和反差，就在日记这种最
现实、最散文化的文体跟《美女与野兽》这部代
表着梦幻和诗的电影间形成和展开了。让·科
克托要讲述他如何“从虚无中挖掘出这个故
事”，如何凭借一台质量低劣的摄影机捏造出那
种“梦想吞噬现实”的美。

那是怎样的艰辛？“一切从无序的点点
滴滴开始”，除了琐碎和磨人耐心的平淡和贫
乏，再就是在疲惫中等待，“永远地等待。等
待阳光，等待阴影……演员们全副武装玩着
牌随时候命。”演员让·马雷大腿内侧长了个
大疖子，米拉·巴伯利不慎从马上坠落，科克
托自己也长了疖子和痈，而且要忍受更大的
苦痛：淋巴管炎，摄影棚的有害光线，皮肤病
的不断困扰……然而，他说：“要抱怨由于这
样一部电影而带来的一系列麻烦是毫无意义
的，因为，我认为这次的工作本来就要求我们
站着睡觉，要求我们去成就一个最最美妙的
梦。”为了这个电影之梦，可以付出的还有生
命：“感谢上帝，我有的是鲜红的血，我会将这
鲜血消耗殆尽。”

跟梦一样，“电影往往是在出乎意料的情况
下拍成的。”“过度精细，没有通往偶然的大门，
就会令诗意湮灭——诗意本就是那么难以设
计、等待收获的东西。我们总是带着一点儿偶
然性去体现它。”可是，另一方面，科克托说他的

“每一个镜头都是用力争取出来的。我敢说，那
是我想做的事，我把它们做成了。没有一个镜
头由于应有的样子和实际成果之间不吻合而给
我留下小小的不安。”在最为心切时，科克托会
附和别人对他的怀疑而自我怀疑：“我不是、我
也永远不会是一个真正的导演。”但这反而使其
电影日记（近乎唠叨地记录怎样做梦而不是做
了怎样的梦）的语言里有一种真正卓绝的腔
调。既与之配合，又对比和反差的则是他的电
影观和电影野心：

“弩既不可能，我用弓或投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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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油画） 吴楚宴

■ 项小北

盅盘舞，一个奇怪的字的组合，大
抵许多专业的舞蹈人也不能认识它。
它在我的视野里也是新鲜的，像是远
古的生僻的传说。

海南人并不特别地喜欢跳舞。从
前大概热闹些，看琼剧里的简陋搭台
上，角儿们把雍容揖让的两只大袖子
徐徐地伸出去，向左比一比，向右比一
比。简单的剧情，单调的动作，性情向
来内敛的角儿们姿态也是温吞，不泼
刺，这舞也就剩了戏里的身段了，飞扬
的喜悦却没能从肢体的流动里感受
到，像泼墨的山水画，形体是静止的，
得意会。

而文昌的盅盘舞热闹，在唢呐、
秦琴、吊胡、喉管、竹箫、鼓、锣、钹等
八件乐器合奏而成的八音中，旦角
们一双碗筷，踮起脚尖，一转就转了
600多年。这历史，突然得像是生硬

的拼凑。
现在的盅盘舞，情调和600多年

前大抵相像，曲兴自有舞雩风，可演
员到底是不同了。盅盘舞来自元末
明初时，海南人纪念冼夫人的“闹军
坡”。每年农历二月初九至十二，四
野乡邻就来了，带自家养大的鸡，自
家地里正厚实的芋头、山薯在坡上摆
卖。闹军坡大都选择在文昌潭牛那
片宽阔的坡地上。唢呐吹起来了，坡
地上层层叠叠的都是人头。盅盘舞
已经开场。

一场圆满的盅盘舞需要 18 分
钟，分了五幕，内容里大都是敬神求
财之意，显见得山里人的厚实。序
幕拉开，土地公土地婆出场，行三跪
九拜礼，纪念冼太夫人，祝福观众安
康。台下的人群都激奋，口哨声、叫
好声此起彼伏。土地公土地婆出场
退场，幕布再揭，两位年轻女子着戏
服挑花篮，款款走出，依然歌颂冼太

夫人。唱腔倒不是顶要紧的，热闹
了就好。第三幕出场的是七八岁的
童子，台上拳打脚踢，寓意冼太夫人
带兵打胜仗。童子拳脚粗糙，一脸
的孩子气，如果观众呼喝得有格律，
倒也是奇趣的事。第四幕大抵算得
是整场盅盘舞的高潮，人众，四对男
女角儿齐登场，女角持酒盅，男角一
手掌盘一手握筷，压轴的大戏出场
了。女角在坡地上旋转，山里的女
子，到底不若唐诗“舞低杨柳楼心
月”，然而水袖徐徐伸出去，也是一
种婉转。男角以筷子击盘以歌舞及
相和，动作单调，不过终究应了歌颂
冼太夫人之景。落幕时，财神爷、神
童、金童玉女就都到台上来了，敲着
皮鼓，锣、钹相击，金银财宝就都送出
去了。台下的人，头仰着，脸上混合的
汗水和尘土，在灯光里油渍渍地显着
分外的满足。

我是海南人，看惯了琼剧中的喧

哗吵闹，对于盅盘舞，便也觉着亲近，
海南的唢呐与锣鼓原也是不问情由。
然而，现在的盅盘舞是渐渐地没了底
子。半个世纪了，能把盅盘舞跳出戏
来的只有三江镇一位70多岁的古稀
老人陆老先生了。

陆老是一个孤独的舞者，身边并
无愿意继承衣钵的徒弟。几年前，和
陆老坐在老爸茶馆里聊天，说起盅盘
舞，老人的话里就有些感伤：老年人该
做做老年事的，冬行春令实是不祥。
但凡外边来了人，我还得去跳盅盘舞，
一把老骨头，原是五欲已销诸念息，世
间无境可勾牵。但我还是怕，万一哪
天一觉睡过去了，双脚一蹬，这盅盘舞
也就失传了。

老人说得低沉，想起来说一句，像
滚烫茶水中回旋的清茶，缓缓地浮泛
着。老爸茶馆里人声鼎沸，老人的感
伤就显得缈远，仿佛盅盘舞的八音伴
曲还在远处，没有醒转。

海南风物wh

当
我
遇
见
网
球

■
陈
海
虹

野菊花

■ 孙文波

这些花在雨中弯下腰——它们比

我的腰美；

我已是啤酒肚皮，

很难看，不是一般的难看。

我喜欢它们一吹风就摇，

一下雨就弯曲。

我把它们折断带回家插进花瓶。

然后坐下来欣赏。

我心里说：真是美——

女人不可能比它们更美

女人也可能比它们更美

——但是，因为我折断了它们，

它们的美是短暂的。

下一次我再看到它们

已经是明年。

明年。明年的这个季节

也许——不下雨。

在玫瑰铺开的天空下

■ 李孟伦

当黑夜降临成一朵黑玫瑰

我们居住在一个小村庄里

习惯夜的宁静带来的思想

我的血不忍心去燃烧黑夜

但可以开成一朵火红的花

比那远方的黑玫瑰还灿烂

于是在玫瑰铺开的天空下

打开自己的肉体让血流淌

在碗大的大地上赊还黎明

等待走出地平线的红太阳

完美地媾合一回凤凰涅槃

让带火的翅膀在空中飞翔

让所有生命都向空中仰望

今夜谁能跨过世纪的门槛

看到未来一抹秋天的蔚蓝

原乡

■ 冷阳

轻轻的风是春天明媚的皓齿。

说着柔软的话因为梦里的岛屿是

青黛色的树影。

深沉的春色，满溢着的爱，眼睛是

湿润的，

仿佛呼愁的心灵。那一年，

有一个两个三个几个离开故地的人。

光影重叠有一支炊烟是归家的信号。

棕榈树旁呼吸的花朵与春天的窗

前那些飞絮般的念想。

在川流的人海中有擦肩而过也有

相见不相识的会心一笑。

记得篱笆下童年的歌，有一口飘飘

悠悠的清嗓，

有人叫唤你，你的心留在了原乡的

胸口。

请将我放逐在
你的名字里

■ 林燕

如果有天厌倦了

请将我放逐吧

放逐我在你一笔一划的结构里

在你唐诗宋词的绮丽里

罚我

做个任性的浪子

在人间种一场悱恻缠绵

罚我在你的名字里

铺一方宣纸

于天地间遣十万天兵

纸里纸外

只候你的春色入画

月半弯

你是我田方格里淡淡的一划

月圆了

你是我手心里紧握的牵挂

你是我上下左右挥洒的飘逸

是我抑扬顿挫语调里飞扬的诗意

这世间因为你

才有了落笔的迟疑

文昌盅盘舞


